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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典忘祖”的原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罗国卿

题解：本文不得不澄清大家都见过的“数典忘祖”一词的来历。原因是筝友
们注重点在技术而不是历史典故，更不一定要用周景王以索贿为背景的破口诟
语。而这典故又与历史文献有关。此典故本身是历史领域，敝人与历史有缘又与
筝族有缘，所以翻点古董不很难，并无对咱们的古筝大师曹正先生有贬损之意；
不过曹老先生引用这“数典忘祖”是政治术语而不是艺术用语，又涉及周景王的
索贿意图，敝人就结合当前动态透露一些风行时弊，也是筝友们欲言又止、不便
传说的事来表示一点意见。当然可能与一些人有关，但敝人只说事不说具体的人。
对最暴虐的极左派也拒不与之争口舌或斗笔法。写出来，做个纪念和参考，留给
后人做写文章的经验，于已于人，是镜子，有则改之，无刚加勉。“人恒无过，
贵在能改”。最好不要像曹操式（比得过头，罗注）的狐疑派和“齐头瓜儿”（四
川土话），去对号入座；不要轻入了“遭贼骂千家，认账就是你”这千古酷谚。
曹正先生已登仙有年，咱们都景仰、怀念，推重他为古筝艺术贡献了一生。

而主要是为中华民族的古筝事业奠定了基础，埋下了基石。这是他老人家的历史
功绩，作为后辈习筝者“不可忘也”。不过，人有欠慎，如人行路，意在此而脚
踏彼，崴伤脚也是常有的事。《听大师讲庄子》的著者马志明、吴健雄也说：“再
厉害的专家也会有失手的时候”。曹老先生于 1991 年 2 月 22 日（刚过春节吧）
《致朝阳筝会与会代表的一封信》①的第三段有“回忆过去，我们一定要‘吃水
不忘掘井人’（也包括淘井者），而不当‘数典忘祖’者”。其中头两句通俗易懂，
表意实在，深刻而完整，第三分句为整句的补充句，意思是使头两句的意思更完
整；可是，这“数典忘祖”和“数典忘祖者”一补上去，由于是典故，大家都不
知所出，估计着、琢磨着使用了这么多年。直到 2004 年 8 月的扬州会议（中国
古筝艺术第五次学术交流会），笔者在会场门口刚和徐振高师父就解决筝底板开
裂一项交换完意见，就看到主席台上一位即兴发言的老师在说：“不要‘数典忘
祖’……”，话音刚落，下面的中青年老师接嘴应曰：“又是‘陈词滥调’！”联系
起曹先生这封信，哦！由来已久了。就事论事，就字解字吧？不过是长辈筝家埋
怨后辈筝家忘记了“祖宗”吧？忘记了我吧？其实，此处责备应是平辈批平辈、
平辈批上辈“忘祖”才合适，如果上辈批下辈、下两辈等，就有自以为德、自以
为恩之嫌。反而显得长辈不那么高姿态，不那么高风亮节了。于是敝人就于 2008
年“中国古筝艺术第六次学术交流会”的《论文汇编》载上了《创新思维必须超
越传统——谈“超级筝”、左手筝诞生和学习》②，有一点小反应，比较理解中
青年筝家们的着急心情，但并不一定同情起哄者。从 1991 年至 2012 年产生了影
响，共 21 年；从 2004 年台上台下的非接触式互动至 2012 年，8 年了；无论腹
搏或意斗，双方也该向后撤退，“留出非武装区来”。于是就出现了拙文。

注：①见《秦筝》1991 年 1 期（总第 8期）P15 。

注：②见《中国古筝艺术第六次学术交流会·论文汇编》 P318—322,在 P322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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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段，即有敝人对“数典忘祖”批评的回应。

本文从史学的角度，从原文的前后文的本义的角度简要地予以剖析，目的是

找出“数典忘祖”的词性及其全貌，让我们活着的筝人，咱们闭上眼睛后的后辈

筝人，没有时间、缺乏机会阅读先秦典籍的筝人，了解其出处，了解其历史原貌，

客观地对待过去公元前 527 年至今共 2539 年周景王索贿骂人这一历史事件。这

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不是一个艺术事件。也是一个在死人后吃“砣子肉”的宴会上，

周景王不习品行、修为恶劣的骂人事件（即无君人之德的下着事件）。从而启发

我们以后在发言、行文等活动中慎重用典，尽可能避免产生歧义，避免后辈筝人

在不清楚原貌的情况下，顺老师的一言半语，讲下去，说下去，念下去，差以毫

厘，失之千里。

一、“数典忘祖”的原文（引《左传纪事本末》之二十九页）是：

昭公十五年夏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

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

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

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其何以献器？”

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

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sōu）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

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鏚钺、秬鬯（jù chàng；香草与黑黍共酿

祭祀用酒）、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

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

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黡（yàn,黑痣），

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

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

忘其祖。”

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

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

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

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

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

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

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

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

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

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伶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

职也。夫音，乐之与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与以行

之。小者不窕，大者不夸，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

心億则乐，窕则不咸，夸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夸矣，王心弗堪，

其能久乎！“

[补逸]《国语》：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

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积聚既丧，又鲜其继，生何以殖？且

夫钟不过以动声，若无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

也；犹目所不见，不可以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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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

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

于是乎出。故圣人慎之。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

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夫乐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

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

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

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

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

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

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

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

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匿之度。出令不信，

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

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王弗听，

问之伶州鸠。对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闻之：‘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

匏竹利制。大不俞宫，细不过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圣人保乐而爱

财，财以备器，乐以殖财。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

瓦丝尚宫，匏竹尚义，革木一声。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

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

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踰曰平。

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

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

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今细过其主，妨于正，用物过度，妨于财；正害财

匮，妨于乐。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妨正匮财，声

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

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若夫匮财用，罢民力，

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

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

对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对曰：“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

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

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烁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与焉，惧一

之废也。”王曰：“尔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

二、对前人的失误或疏漏如何补救？

敝人引用以上的材料显示，周景王的儿子（太子），王位继承人的死，周景

王的妻子，即王后（也称穆后）的死，以及周景王于鲁昭公二十五年死绝，材料

较为充分。这十年涉及的人物活动，先死去的是太子寿、王后，中间有晋国的大

夫荀跞（周景王称晋为叔父），籍谈（人名）、周景王、晋国的卿叔向、死人曹平

公、周室的原伯鲁（人名）、周室的闵子马（人名）、单穆公（周室一等高官，即

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第一等，相当于当年的周公旦）。还有伶州鸠（人

名，周室的乐官）。周景王对晋国索要彝器不成，敲吸民财，不断做大钟；晋国

德高望重的大夫叔向、籍谈和周王室的公卿们，没有一个不反对周景王，直到他

享乐无度，距我们 2549 年（即骂人十年后的鲁昭公二十五年）死去，留下了这

句向晋国索要彝器而破口大骂晋国大夫籍谈“数典忘祖”的恶语，以致我们误认

为王说的话，王破口大骂人的话，王索贿的话都是“经典”话，认为是完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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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而轻易引用。如果咱们后来习筝者对前辈筝家的失误不予以匡正，从大的意

义上来说，就不是对老先生的学问予以补益和忠诚，而是一误再误；至于曹老先

生，一位从业余、职业到专业的筝人，敝人相信他涉猎过先秦典籍，只是对此段

文献前后文的文字不经意地粗粗一阅，便将“数典忘祖”一词抽取出来运用，向

未读先秦典籍的中青年筝家和后辈筝人播撒了这二十一年的袅袅轻雾，然后拂袖

面隐。笔者相信拙文在此 2012 年 8 月或以后出现之后，曹老先生误引的这一典

故仍会延续使用，因为大家尊重他。

三、关于“数典忘祖”所指

1、周景王是个享乐无度，敛财无度的王，爱好钟鼎，爱好彝器。也是一位

“文气”十足能言善辨的王。彝器可以是金（即铜），也可以是精美的陶器。而

彝器可用来盛酒用于各种祭祀活动。景王在三年中死了妻子、儿子，他不忧不愁，

不哀不恸，照常喜欢竭民财做钟鼎，做无射就是做大钟。（《石钟山记》中“周景

王之无射也”即指此上面文献叔向批评景王“乐忧”，就是此意。当然在除丧即

办完丧事，大排宴席（民间叫做“吃砣子肉”）大吃大喝时，又见晋国的卿荀跞

没进贡彝器，盛酒用鲁国进贡的壶，于是不讲情面居高临下，当面质问荀跞，荀

跞是大夫不便对答，相比之下，荀跞不与周景王争论，真仁人也；而景王挑起事

端，争而不让，非仁人也。荀跞揖（就是拱手、示意，罗注）侍卫官籍谈去应对

景王；而景王虽说好玩，记忆力却不简单，把老周王（成王和襄王）原先封晋为

侯伯，赐了多少周王室的仪仗给晋的陈年旧货统统地很流利又很“文”地抖了出

来，索贿不成即破口大骂，真叫狗血喷头，骂得最重的就是“数典忘祖”，不但

骂了籍谈忘了乃祖乃父的职位，还连带骂了晋国忘了周成王和周襄王，一箭三雕，

可谓“善”骂。而且还骂籍氏“其无后乎！”意思就是“断子绝孙！”骂得籍谈哑

口无言，“不能对”。这个周景王简直就是一个泼妇或泼男，他自己已经灭门了，

很没落了，还那么嚣顽。因此敝人对周景王修为低劣骂出的“数典忘祖”叫做“将

泄气的皮球暂时硬”，并不看好，并不在意的。

2、“数典忘祖”的出语是没落的周王室对较强的诸侯国的妒恨之语。既然是

大统治者骂小统治者，上级骂下级，那就属于政治范畴了。伶州鸠是周室的乐官，

也反对景王铸大钟，向景王进谏，景王仍“弗听”。这个统治者即使没落了，还

是刚愎自用，还贪欲不止，享乐不止。因此他很爱好彝器，欲望无涯，直至死亡。

也正如咱现代人，像末日降临式地掠财敛财，售伪诈财，缺德无耻，欲望无涯，

享受不止，不死在临头，不会撒手的，是一个模式，这并不奇怪。

3、周景王骂籍谈“数典忘祖”还表现了一个“大恩人”逼迫受恩者“报恩”

的意味。

当时十二个诸侯国⑤，都是周王室把自己的亲人派到各地去当大地主（就是

“侯”），去收租吃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侯国，分同姓和异姓，对王室渐渐不

感兴趣，而且互相攻伐，兼并；周王室也不断没落，王室也常发生争权夺利的内

乱。于是不断衰弱、没落下去，周王室自身是无可奈何的。尽管如此，名义上周

王室仍然是“上级”，诸侯国仍然是“下级”。“上级”逼着下级“报恩”，主导或

名义上主导向被导的“下级”索要彝器，这恐怕就是较早传到今天永无休止索贿

有理的“优良传统”吧？要不，先秦二百四十二年间，至赢政以暴力统一中国，

这段历史中各国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索贿事件，因索贿不成扣留人员，

引发战争也是司空见惯。比如：

楚王向陈蔡两国索贿，一要狐皮衣，二要良马，索贿不成，扣留国君，交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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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放人（大家可以去读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和《左传》有关章节。）

楚王向逃难的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索贿。楚王的脸皮特别厚，后

来引发了晋楚城濮大战。不过，晋侯重耳，还是常常记起他逃难时楚王给他的礼

遇和恩惠，每遇晋楚矛盾升级，他都问：“若楚惠何？”而将军们则不以为然；

当楚王能体会晋侯重耳的难处时，其令尹（相当于宰相）子玉又一定要和晋侯打

仗；晋侯为了报答楚王给他的恩惠，履行逃难时对楚王的诺言，对楚军的进逼，

后退三舍（９０里），施恩方楚军仍在进逼，非与晋军打一仗不可。晋军不得不

反击，楚军惨败，统帅子玉自杀。中国人的这种恩施关系，恩报关系，非常难处，

也说不清楚。楚国和晋国之间，国君个人之间互相体谅，能记对方的好处了，下

面的将领又不顾这些；施恩方楚军军人也仗恃楚王对晋侯有恩惠，又不断挑衅，

以致造成军事上的冲突、战争。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将军，士兵们要打仗，

要请战，最高军事领导人就要权衡两国、两军旧有的互惠，旧有的交情，打有利

还是和有利，全面考虑，定下决策，当打则打，不当打，坚决不打。即使有军人

硬要打，甚至违令，那么就要坚决军法从事。晋楚之间，其他各国之间都有相类

似的许多相互之恩报关系，特别难处。原因是各方对彼方均有似乎正当的解释权。

秦晋之间因为恩报关系，常常结怨。晋闹饥荒，秦国赈灾；秦闹饥荒，晋国

不救；秦军赴远作战，晋军邀击（见“肴阝之战”）等等。各国之间不断有类似

事件发生，错综复杂，说不清楚。

从军事、政治引伸到艺术领域吧，也正如咱们筝人，老师对学生、对筝友，

有教育、有帮助支援之恩，老师就应有高尚的情操，广阔的胸怀，如父如兄如姐

似的对待与自己有不同见解、不同意见，甚至对自己的学生或筝友（因为父子、

姐弟、姐妹之间争吵也是常事，未必你就敌视他或她？）如果耿耿于怀，无修身

正行之美，有汲吸于小利的商贾之行，表现为没有教养没有出息的“窝里斗”，

那就无休止地天天陷入无谓的是非谬争之中，还有什么“仁智”可言？还有什么

“苞群声以作主”的美誉？

笔者觉得先弹筝的无论是不是师生，朋友关系，多多少少都对晚弹筝的朋友、

学生，有一定帮助，也即是施与，也即是惠或恩惠，咱们自己是否就以“救世主”

的面目去对待、去控制、去利用、去盘剥、去劫夺后者？笔者觉得这绝对不可以。

或者有的要别人先答应“报恩”，然后才“施恩”，才施教（实则收了高额学费），

这已是商贾之徒，市井混混的盘剥了，哪有朋友、师生、辈份情份？哪有一丝“弘

扬筝艺”的气味儿？如果以一点技术或大家造势抬起来的形象作为聚敛的筹码，

那这样的人已不知低劣到何种地步！咱们也见到了圈进围墙无情掠夺、挟势抢劫

式的敛财方式，以及要学生签署控制式的不平等协议（即条约）现在叫“霸王条

款”。那已离筝艺教与学的原本意义太远，或已从根本上脱离了筝艺教学的轨道，

变成了满眼“方孔”，满身铜臭的教筝者了。而与形形色色的索贿伎俩相比，已

是凶暴千万倍了！

不过，咱们满目所见的“拼搏”劫夺，都是对准国人的，都是极左面目在目

前的再现，这是大势，筝族学子们岂能幸免？咱们的“精英”一见同胞学子则大

咬一口，根本“没有”“数典忘祖”，而一见到夷类则哈身、则提供方便。因此，

筝族学子被索贿、遭噬咬、遭劫夺、遭噬吮，究竟谁在“数典忘祖”？

曹老先生教导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不做“数典忘祖”者，其盼殷殷，

其望寞寞。从人情事故方面看，确实“善莫大焉”；但后人又怎么对待后人？他

老先生已经想不到了。因此，每代筝人教训下一代筝人不断重复着“你不要‘数

典忘祖’”这类好为人祖，好为人师，好为救世主的话，以误传误，则有不求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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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嫌。为今之计，咱们只得把这个政治术语、索贿诟语、历史陈案闲置。要不，

要做更多的事就会受此牵累，无论从哪一方面算，都是划不来的。

周景王索贿不成骂籍谈“数典忘祖”，咱们予以小小地“澄清”了一下，是

不是就受恩不报呢？

晋国确曾在晋楚争霸时成功了。晋文公经过十九年逃难所受的辛酸和各种折

磨使他成熟起来，取得了盟主地位，周天子对这个“伯父”国才给予“奖励”的，

但并非是周王室的能力使他取得成绩的。当然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层意蕴。

而且赐给他的仪仗之类，赋予“征伐”大权，不过是要重耳当周王室的鹰犬：“谁

不听我周王的话，你就去给我狠揍他！”这就是周王室给晋国的“恩”。也是周王

室用晋做“侯伯”行霸道。而时过境迁，晋文公死后，晋国力量逐渐削弱，“拜

戎不暇”也是实情，又要大伤“敝赋”做“彝器”向周王室进贡，确实困难。叔

向批周景王的毛病没有过分。周景王骂晋国忘恩负义，把籍谈做替死鬼，骂作“数

典忘祖”，成为咱们中国大地两千五百三十九年来“索贿有理”的“经典”，而且

被代代引用，被大大“发扬”，导致目下捏事索贿、挟势贪贿，挟势劫贿，贪贿

公行的“盛世”局面，也是不足为奇的；回头再看周景王索贿不成便嘴臭，已是

小巫见大巫了！

说到报恩，而且主导方面向被导方宣泄，不是奸商就是贪吏，或是饕餮贪暴

之徒。敝人觉得每个人都获了别人的恩，每个人也在施恩，因为每个人为生为师，

这是都经历过的过程。咱们从古至今有许多默默报恩的事例，要集中搜集，一定

会有几大部分，值得学习。如果获了先辈的恩不知报（当然在困窘中无条件报除

外），或者利用先辈传授的技术（叫挟先辈之技）去勒索晚辈学子，那你对晚辈

学子的“施恩”从何说起？假如自知有愧“自照镜”吧，你那形象，“家”的形

象自然而然就蒙羞了。如果别人当面向你“正义直指”喃，你一定会羞而成怒或

恼羞成怒，无地自容，又把别人显得“不厚道”。因此，对人有无“施恩”，是不

是骨髓里充满商人哲学，要人“回报”，大声疾呼，甚至仿一些媒体振振有词，

要人“报恩”，最好是“自照镜”。国拨工资给你不低，单位分给你宽大的房子你

还不知足，你以身报国的高尚品质哪里去了？你分内的，责任内的，本职内的工

作搞好了吗？你衣食无缺有名有地位，你的“施恩不望报恩”的“高尚”情操到

哪里去了！你的“弘扬”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打这些旗号行贪利之实啊？敝

人觉得报恩的主要方向是对民族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才叫真正意义的报恩。

对私人报恩，便有“私已”之嫌，双方的恩报，仅是私人圈子，于民族，于国家

的大局已微乎其微了。如果你有觉悟去读《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你就会发

现，死了两千多年的死人鲁仲连也知道接受回报是“商贾”之行，而你贪索回报，

难道你不是吗？

笔者建议绝大多数中青年演奏家、老师们、同学们静观时动，不焦躁、蓄耐

心，等到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有的人慌了，认为时间不多了，末日来临了，不贪

不劫不索贿就没时间了，活不下去了，那聚敛的形象，到了疯牛（无论公母）发

狂的程度！也到了如螃蟹只能横行的程度！于是大家就会看到“好戏还在后头”：

“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周景王索贿仅仅是漫骂，还算表现“好”的。

笔者还建议，前辈筝家若要用典故，最好把所引的典故前后文看全面一些，

贯通一些，把所引典故放入恰当范畴衡量，所引典故前后行文的总体意义，行文

趋势弄清楚一些，当引则引，不当引，不同类，不通用的词语，一律不引或生硬

地引。口语化通俗化较为适宜，补充一个政治术语、索贿诟语来面对艺术众生，

产生歧义的机率会较高，产生误会的可能性会增大。不生硬引用典故并非有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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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讲话没有水平，而口语化反而使听者更加亲切。都在弹筝、操筝、造筝和表

演、备课教学生、忙得不可开交，哪有那么多时间像先秦史研究生那样天天对号

入座抠古文？当然，这也说明操筝者宜努力加深文化内涵，多一点国学修养。每

个人无论他的精力多充沛都无法完成整个人类知识的吸收过程。完成份内工作即

为大善。还可以重读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司马迁用“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来比喻人心皆系飞将军李广。我们老一辈筝人若有李将军的情怀，谁人不

敬？谁人能忘？笔者也建议，中青年演奏家听到老一辈筝家念一些古董，首先要

以学习者的姿态虚心聆听。长辈觉得又非强调不可而你又听过多少回的话，（春

秋时晋国赵武到五十岁后也有唠叨的毛病）心烦的情绪用“静心养神”的办法度

过，也许别人则听得津津有味呢！这世间对个人工作、学习、开会等工作来说，

要达到那些误导你的祝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十之八九不可能。即使大国

领导人、联合国领导人、无所不能的大仙们也不是笑口常开的，烦恼摆不平的事

多着呢！众多时日，战栗戒惧，不能避祸；修身正行，不能来福；修道之人，众

人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贼也；寻根究底，为其邪胜正，劣胜优之谓也。

笔者所撰拙文就相当于自告奋勇充当了一名图书馆义工，很顺手地为大家比

划着找到古书上的内容，又针对以这“数典忘祖”涉及到的极少部分内容提出自

己了解的一些有关情况，以告别这一典故给我们带来这二十余年来的迷雾。从中

总结写文章的经验和方法。这也启发我们从中总结这一过程的经验：谨慎用典，

避免歧义。曹先生是人不是神，失误每个人都难免。若有想和敝人争论此事者，

敝人仍是老习惯：谨守大师李耳、荀卿之教，不与人争，不回应。

为了让筝友们对“数典忘祖”的原貌及其影响，便于记忆，敝人也顺口溜出

一点韵文：

“数典忘祖”何所出？景王索贿骂晋叔。

政治术语入艺道，易生歧义勿轻录。

表达到位即收工，何必辗转引古书？

在世称誉冠天下，双目一闭入黄土。

骨灰盒儿久候你， 功勋万项纯虚无！

在版本学中，还有一例，可用作比照系，更能破除对个人的迷信：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写本《蜀都赋》注，解“蹲鸱，羊也”。人工抄写该赋，

把“芋”字误写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

事义。久后寻迹，方知手抄本抄错了字。

《蜀都赋》是左思的作品。文中说：“交让所植，蹲鸱所伏。”这两句话是叙

说四川岷山所种的植物。“交让”和“蹲鸱”，根据注解说：“交让”；木名也，两

树轮流生死，一树枯，则一树生，如是岁更终不俱生俱枯也（此处“俱”可能是

“惧”。罗注。）出岷山，在安都县（似今安县，敝人去过安县。罗注）。蹲鸱，

大芋也，其形类蹲鸱。可是这位官员所读的《蜀都赋》却把注解里的“大芋”写

成“大羊”了。“羊”和“芋”字形体相似，抄写的人一不小心抄错了。这位官

员受了错字的欺骗，误以为“大羊”又可以称为“蹲鸱”。他想用典故，卖弄一

下学问，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了。

此例请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刘兆祐、江弘毅等著的《国学导读》

第八十三页。

由此可知，字的传抄错误可以诒误后人，不必轻易用典，以免出错，弄巧成

拙；现在书市中的盗版书，由于打字的人，扫描的人几乎无古汉语功底，漏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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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也不少；而曹老先生，则是受了周景王索贿骂人的诟语的欺骗，以为“数典忘

祖”是通用语，而在非政治群落即古筝群落中予以引用，又被下一代老师再引用，

以致出现二零零四年八月扬州会议中的糊涂场面。来者若不了解这一点，如果再

重读曹老先生的那封信，就会继续进入迷宫，还会造成不知者和知者的不快和矛

盾，而误以为澄清者是否又针对了谁，或被谁得罪了。这种误解，对学问的求真，

是不妥当的。

有关恰当用语、科学用语，用词不当、违背文法、用语不当是常事。敝人的

亲历，即说明了这一点。尤其现在咱们公开讲科学发展观，就更要注意摒弃非科

学的陈规陋习的用语。而坚持科学用词、支持按文法用语，这是承传中华民族精

妙文明的雅举。而雅举与非科学的恶行是对立的。例如：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

的纯洁和健康面斗争！》这篇社论，较为全面地讨论并号召当时全国四亿人民正

确使用祖国语言，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当时，敝人不到五岁半。不过，十

多年后，一九六五年（文革前的那一年），敝人十九岁，还在校，极左分子设套，

指使同学来询问：“罗国卿，你研究文学那么深，唐（关石）老师（语文教师）

说你文章也写得好，你看毛主席那个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有什

么问题没有？”敝人也不知有人设套，随口答：“‘发扬’对‘精神’，‘继承’对

‘传统’；‘发扬’务虚，‘继承’务实”。过了几天，换一个同学来问敝人，“罗

国卿哇，我们现在都在学雷锋、学毛著，你看毛主席那四卷著作如何？”敝人仍

不知极左分子在设套，随口答：“毛主席著作共四卷，按语言运用的趋势，一、

二卷与近代用语接近，显得朴实，老实一些，加上队伍小，只能那样了；三、四

卷，由于战争和处理事情多，毛主席得到了锻炼，气魄就比一、二卷大了。比如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你看非常雄壮，气吞山河！”

不久，在五月份，政治教师、学校党支部代书记梁某某批判了敝人两节政治

课，“啊！敢说毛主席的话不合语法，敢说毛主席著作一、二卷没有气魄！”“毛

主席连你都不如了！”代理党支部书记对敝人宣布停课反省三天，写检讨，视表

现优劣考虑如何处分！

经过了这一灾难，工作没了，好在拿了毕业证，政治成绩 3分（最坏），第二年

（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又是灾难。

所以，雅举、雅思、文明、文化、科学观念（包括科学用语）这些人类进步、

人类发展、发达的观念，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邪恶极左分子不学无术，又

设套予以诋毁的，有时为了同帮、同伙、同事，利益链、利益团伙，即使是错的

也可颠倒是非。直至现在也如此。只是极左的思潮退了些，但极左的人们现在也

还不少，甚至以极左的面目搞经济。对这类人，虽已为大家所贱视，敝人也特别

憎恶、厌恶。敝人之所以喜欢和年轻人接近，是因为他们出世较晚一些，很少或

没有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爱护他们。现在说的“科学发展观”要落到实处，

并不全是对政治的应酬，其困难也非常大。因为非科学的、文盲意识的、纯属愚

蠢观念的、激动、极左而疯狂意识、反社会进步思潮的、几十年来极左的人们，

还大量存在。

北师大中文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了《大学语文》，在其序言中也指出：

“这种语言混乱的继续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人民利益的损害，对于祖国的语

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个人都有责任纠正这种现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

语言的严肃的文风。”

拙文试图把“数典忘祖”引用的失误，以及在运用中大家不知出处，有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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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又在继续引用，势必再引用下去，年轻筝家们不了解原委，只起哄，只责难为

“陈词滥调”，恐怕也是欠考虑的。咱们只要耐心地找出原文、找出背景来，认

识在筝界引用一个索贿诟语不妥，以后不再重复。咱们语重心长，虽然费了力，

但为以后节省了好多时间，结束了引用者和起哄者之间生无明气，发无明火，其

实是减轻了咱们的精神负荷，岂不妙耶？


